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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风肉制品厂：从“三口大锅”到行业翘楚的传奇
栗培林 高旭东

过年的豆腐
刘富宏

立春

春潮涌动好风徐，检点时光乐自居。
细雨声中莺舌啭，清波镜上柳腰舒。
开门信步豁青眼，应律司辰拭旧锄。
一夜乾坤皆读遍，芳菲任我尽情书。

迎春

律转阳和气始循，光风两两醉芳辰。
冰融雪化周遭暖，柳绿杨青物候新。
莫道龙蛇才觉醒，何妨草木已萌茵。
乾坤今又传消息，报得轮回再报春。

六瓣飞絮落平城，漫掩尘嚣万籁宁。
素裹青砖描玉篆，轻铺黛瓦缀银星。

不沾俗色三分洁，暗蕴生机一脉青。
且向寒英询岁稔，春风已在雪边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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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陀螺

鞭梢抽醒冬日的冽风
冰面托着一枚木色的梦
一圈圈旋转，漾开细碎嗡鸣
是童年攥在手里的星星

偶尔踉跄，也不肯敛了锋芒
暖阳落肩头，镀一层鎏金微光
看它转出满地星点欢喜
时光，也跟着慢慢流淌

滑冰车

木板载着笑声，滑向远方
冰碴儿溅起，缀成碎银的光
双手撑杆，拨开冬日的清霜
身后是拉长的快乐，晃晃荡荡

伙伴呼喊，在风里悠悠回响
衣角翻飞，卷起年少疏狂
冰面刻下几痕浅浅过往
每段滑行
都盛满心头晴朗

溜冰

鞋尖轻吻冰面的霜纹
身姿舒展，如飞鸟轻舞
风掠过发梢，携来阵阵欢呼
每一次滑行
都是自由的奔赴

转身掠过冰棱，不问岁月仓促
衣袂飞起，漾出温柔弧度
把烦恼丢在身后漫漫长路
此刻，心中轻盈如初

冰面上的乐趣（组诗）

常玉国

走 在 渐 渐 喧 腾 的 街 上 ，看 长 竿 挑
起 一 个 个 胖 嘟 嘟 的 红 灯 笼 ，稳 稳 地
挂 在 落 尽 了 叶 的 枝 头 。 年 味 就 是 从
街 上 第 一 盏 灯 笼 亮 起 时 ，开 始 有 了
形 状 的 。

那形 状 起 初 朦 胧 得 很 ，像 宣 纸 上
晕开的一团红，又像小女孩脸上的羞
涩。渐渐地，愈来愈多的红从街巷深
处 飘 出 来 ，从 楼 房 的 阳 台 探 出 来 ，从
店铺的飞檐垂下来，迟疑又坚定地亮
起 来 ，连 成 一 片 暖 融 融 的 光 海 ，将 冬
日的清冷与凛冽悄悄消融。城市的轮
廓 便 在 这 抹 红 色 里 ，有 了 故 事 的 质
地。日子不再是匆匆向前，而是慢慢
进入一种醇厚而安详的等待里。

灯 笼 们 静 默 地 悬 着 ，像 一 串 串 饱
满 的 柿 子 ，在 晚 风 里 轻 轻 晃 动 ，等 候
某 个 盛 大 而 神 圣 的 时 刻 。 沿 街 的 门
面 ，光 汩 汩 流 泻 而 出 ，与 浓 稠 的 暮 色
融成一片。各色年货琳琅满目，鲜亮
的 色 彩 吸 引 着 人 们 的 目 光 。 空 气 里
飘 着 炒 货 的 焦 香 、蜜 饯 的 甜 润 ，还 有
新 款 服 装 淡 淡 的 气 息 。 这 些 气 味 交
织缠绕，便酿成了“年”独有的化不开
的底色。

在这浓稠的暮色里，升腾着有形与

无形的期盼。行人步履匆匆，提着大包
小包，脸上漾着藏不住的笑意。孩子们
一会儿追着转动的风车跑，一会儿又被
糖画勾住脚步，清脆的笑声洒满街巷。
空气里流淌着一种深沉安稳的喜悦，那
是对“团聚”这个古老仪式最质朴的向
往。所有的奔忙，所有的张灯结彩，最
终都指向一个温暖的圆心——家的方
向，那热气腾腾的团圆饭，不只是味觉
享受，更是情感联结。

灯笼便不只是灯笼了。它提着光
穿街走巷，用一捧无声的暖意，宣告归
程的开启。它是寒夜里的诗行，像母亲
默默伸出的手掌，为所有赶路的人，指
引着家的方向。

想起儿时的年，记忆里的色调要沉
静得多，也纯粹得多。母亲在灯下赶制
新衣的身影，清晰地映在屋子的墙壁

上。针线在她手中飞快地穿梭，棉线牵
着灯光在布面上游动，像一串串安稳的
心跳，填满了每一个夜晚。除夕夜，新
衣带着棉布熨帖的温热，平平整整地压
在我的枕下。我便整夜将脸贴在那崭
新的柔软上，呼吸间满是阳光的清爽气
息，心里涨满了一种近乎神圣的期待。
而大人们自己的衣服，领口袖肘处总缀
着干净细密的补丁，那些补丁悄悄诉说
着时光的故事。那时的我不懂，只觉得
母亲那细密匀整的针脚很好看，像夜空
上的星星，像某种藏着温暖的神秘符
号。如今想来，那大约是一个家庭最朴
素的韧性，用一针一线的绵长，将贫寒
的日子缝补得严严实实，将祝福与希望
缀连成熠熠生辉的星河。就像竹箩里
母亲晒的萝卜干，在冬日的阳光里慢慢
收干水分，渐渐沁出一层糖霜。又像母

亲用瓦罐煨出的豆酱，在柴火中默默酝
酿，直到掀开盖子的那一刻，才爆发出
积攒已久的香。

街灯哗地一下全亮了。
长街仿佛被施了魔法，瞬间坠入一

片光瀑之中。那些灯笼从近到远次第
醒来，光晕一圈圈荡开，染红了行人的
脸颊，染红了光秃秃的枝桠，也染红了
脚下的柏油路。那一刻，人间被镀上一
层温暖的釉色，夜的轮廓变得柔软起
来，仿佛整条街都化作了通往节日的轮
船，在璀璨中潇洒停泊。

万家灯火中，藏着一个个相似的节
日故事。风里飘来谁家炸油果的“滋
滋”声，油香混着葱花与腊味的熟悉气
息。远处传来零星的炮仗声，闷闷的，
沉沉的，像大地沉睡时的鼾声，蓄满了
深沉的喜悦。

我转身朝家的方向走去，脚下的路
被灯笼的光衬得暖暖的。夜褪去了粗
粝 ，变 成 了 一 块 柔 软 的 绸 缎 ，绵 延 向
前。我知道，有一盏灯肯定为我亮着。
而我要做的，是握着手里的微光，踏着
新的轨迹，一步步走过去，让自己融进
那片温存的圆满里，将那圈光晕，拢得
更圆一些，更暖一些。

年关临近，我突然就想起了我的
三舅舅，想起三舅舅就想起以前过大
年的情形，想起过大年就想到年上姥
爷做的豆腐，那豆腐真香啊！

小 时 候 ，最 爱 过 年 了 。 一 过 冬
至 ，年 就 在 隆 冬 里 越 走 越 快 ，一 进 入
腊 月 ，年 更 是 马 不 停 蹄 ，越 来 越 近
了 。 当 然 盼 的 过 程 还 是 漫 长 的 。 好
在 放 了 寒 假 ，看 杀 猪 看 杀 羊 ，玩 冰 车
打冻牛，闻着年味沿街串巷地疯跑疯
玩。年是有味道的，杀牲味，清冷味，
炮 仗 味 ，炒 瓜 子 炒 豆 子 味 ，油 炸 食 品
味……然而，最悠长的味道是一股豆
腐味。

那时候过大年，家家户户都是要
做 一 锅 豆 腐 的 。 正 像 是“ 有 钱 没 钱 ，
剃 头 过 年 ”一 样 ，好 像 是 约 定 俗 成 。
所 以 ，一 过 腊 月 初 八 ，豆 腐 坊 就 格 外
忙 碌 ，各 家 各 户 排 着 队 去 做 豆 腐 ，年
也从此开始。每到那个时候，满村豆
腐飘香。

过大年为啥要做豆腐，好像是没
有什么讲究，似乎是一种农家习惯的
风 俗 。 风 俗 自 然 来 源 于 生 活 。 我 是
上世纪 60 年代农村出生的人，过过清
苦的生活。那时候，人们生活都不富
裕 ，吃 不 起 肉 ，豆 腐 自 然 就 是 最 上 乘
的 食 品 了 。 而 且 —— 我 先 来 说 说 豆
腐的好处。过年要有仪式，首先表现
在吃食。豆腐是农家的长菜，不论自
家吃还是招待客人，有了豆腐就不犯
抓 挠（方 言 ，有 办 法 的 意 思）。 年 节
上，豆腐就是主角。豆腐可以单炒着
吃 ，可 以 烩 着 吃 ，还 可 以 拌 着 吃 。 俗
语云：“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再滴
上 几 滴 麻 油 ，从 色 泽 到 口 味 ，那 真 是
绝配。

豆 腐 可 以 开 发 出 许 多 品 种 。 油
炸 豆 腐 、冻 豆 腐 、豆 腐 干 、豆 腐 脑 、油
皮 …… 我 最 难 忘 的 是 过 年 时 在 姥 爷
家吃豆腐。每年的年节将近，我都要
去一回姥姥家，就是为了吃姥爷做的
豆腐。这顿豆腐是从开端吃到末尾，
而 且 ，目 睹 了 姥 爷 做 豆 腐 的 全 部 过
程 。 那 可 是 一 顿 既 解 馋 又 开 眼 界 的
豆腐大餐。

我姥爷很心灵。“心灵”也是我们
的 方 言 ，就 是 非 常 聪 明 。 他 见 啥 会
啥，做啥像啥。姥爷会做豆腐。自己
家自然是没有豆腐磨子，就去生产队
或 私 人 家 的 豆 腐 坊 ，约 定 好 ，给 排 上
日 程 ，到 时 候 去 把 豆 子 磨 成 豆 浆 ，用
水 桶 担 回 来 。 姥 爷 家 有 口 很 大 的
锅。他把豆浆和水倒到锅里，慢火烧
沸，然后过浆。过浆是用一块大笼布
澄，把豆浆澄在一个大盆里或是水桶
里 。 过 完 浆 ，把 过 出 的 渣 放 起 来 ，再
把 浆 汤 倒 进 锅 里 熬 。 这 时 候 就 能 揭
油皮了。中小火慢慢升温，不能让豆
浆煮沸，豆浆上就悠悠地结出一层薄
薄的浮皮，姥爷用事先备好的秫秸棍
轻轻地挑起来，插在一个选好的地方
晾 着 ，这 就 是 油 皮 。 稍 稍 晾 韧 后 ，姥
爷就取下来给我吃。从口感到味道，
那个香啊！做豆腐揭油皮，只能揭上
十 几 张 ，不 能 多 揭 ，揭 多 了 豆 腐 就 不
筋道了。这时候逐渐加火，使豆浆滚
沸 后 再 降 温 。 姥 爷 又 拿 来 事 先 准 备

好的卤水（实际上是上次做完豆腐控
出 来 的 经 过 了 发 酵 的 浆 水），用 瓢 舀
上 进 行 点 兑 。 锅 里 的 豆 浆 逐 渐 地 变
稠变形，很快成为一疙瘩一疙瘩的腐
块 ，像 是 一 朵 一 朵 的 云 ，在 锅 里 涌
动 。 此 时 ，锅 里 的 水 呈 淡 淡 的 暗 红
色 ，而 腐 块 却 雪 白 雪 白 ，这 个 叫 作 豆
腐脑。豆腐脑也是相当美味，姥爷又
会 给 我 盛 上 一 碗 ，连 吃 带 喝 ，那 滋 味
真的又解馋又美气。接下来，姥爷在
借来的豆腐槽上铺好笼布，把豆腐脑
舀进去包好，用石块或砖块去压。等
到 一 定 时 辰 ，浆 水 压 干 了 ，豆 腐 成 型
了。刚做好的豆腐热乎乎的，正好现
拌现吃。姥爷打下一大块，拿过舀水
的 瓢 放 进 去 ，把 豆 腐 用 筷 子 挑 碎 ，放
上 一 些 切 好 的 葱 花 ，滴 上 麻 油 ，撒 上
盐，香气便扑鼻而来。那时，我的三舅
舅也和姥爷一起做豆腐，姥爷拌好豆
腐，我们便抢着吃起来。我是孩子，他
是大人，我自然抢不过他，他几口就把
豆腐吃光了，气得我直骂：“大嘴狼，大
嘴狼。”这事过去都五十多年了，但我
至今记忆犹新。我现在又想起了我的
姥爷，我的三舅舅，我的姥姥，想起了
他们对我年少时候的疼爱。

吃 豆 腐 的 事 还 没 有 说 完 。 我 骂
三舅舅，姥爷看着笑，边笑边哄着说：

“ 来 ，姥 爷 再 给 我 孩 弄 好 吃 的 。”姥 爷
把锅里的浆水舀干净，又用铁铲将糊
在锅底的圪渣铲起来，挑出糊得厉害
的，剩下未糊的，也像薄薄的油皮片，
再 兑 回 两 勺 浆 水 ，盛 上 多 半 碗 给 我
喝。淡淡的糊味、淡淡的浆水味和豆
香 味 混 合 着 ，真 是 好 吃 又 好 喝 ，我 们
土 话 把 这 叫 作“ 锅 玩 儿 ”。 豆 腐 的 下
脚料就是过完豆浆的渣子了，可我们
这里还有一句民谚：“羊油炒渣子，香
死一家子。”那时候不能说经常吃，但
至少一年中是要吃几回。现如今，羊
油炒渣子也成了农家乐里的美餐了，
让我们又怀旧又回味。

过大年，姥爷做的豆腐真好吃。
豆腐的经历是一路美食，年上的

豆 腐 菜 花 样 繁 多 ，不 管 怎 样 吃 ，都 是
我们农家人餐桌上离不了的菜品，让
人 百 吃 不 厌 。 如 此 说 来 ，豆 腐 ，难 道
不值得大书特书吗？时光向前，到了
今天，豆腐仍然是我们过年时不可或
缺 的 。 当 然 不 像 过 去 那 样 家 家 去 磨
豆腐了，大街上的豆腐和豆腐的衍生
品 比 比 皆 是 ，各 种 各 样 ，随 买 随 卖 。
生 活 好 了 ，吃 肉 多 了 ，更 是 离 不 开 豆
腐 。 有 一 句 话 说 ：无 酒 不 成 筵 席 ，在
我的家乡，是无豆腐不成菜系。

这里讲一个流传在我们家乡的笑
话吧。过去的岁月，很少能吃到肉，能
吃到豆腐就是很幸福的生活了。有一
个 后 生 家 境 好 ，为 能 吃 到 豆 腐 自 豪 。
他常常对人们说，“我爱吃豆腐，豆腐
就是我的命。”有一年过年时，他到岳
父家做客，岳父上待他，给他杀了一只
鸡，知道他爱吃豆腐，又变着花样给他
做了几个豆腐菜。可吃饭时，他一块
接一块地夹肉吃，而不去动筷子吃豆
腐 。 岳 父 就 问 他 ，你 不 是 爱 吃 豆 腐
吗？他却笑着对岳父说：“豆腐是我的
命，有了肉我命也不要了。”

提及大同同风肉制品厂，于大同人
而言，那是镌刻在岁月里的味觉记忆与
城市荣光。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同风”
系列肉制品是千家万户餐桌上的常客，
那独有的“大同味道”让每一位大同人
都为这座城市拥有这样的本土标杆企
业而倍感自豪。

彼时的“同风”是行业翘楚，闻名遐
迩。1995 年在全国商办工业百强企业
中，利税总额排名第 79 位，销售总额排
名第 10 位；在全国肉类加工行业中名列
第 3 位。田纪云、朱镕基、陈慕华、刘华
清等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多位省部
级领导曾先后莅临视察指导；省内外企
业到厂参观逾万人次；日本、美国、德
国、荷兰、丹麦、阿根廷、新加坡等国外
同行也慕名前来交流取经。“同风”累计
荣获奖励 200 多项，其中国家级大奖就
达 34项。

谁能想到，这般辉煌的企业最初竟
是 从 前 店 后 厂“ 三 口 大 锅 ”起 家 的 。
1964 年，大同市食品公司熟肉商店由兰
池街搬迁到大同火车站站前街。在肉
食凭证供应的年代，这个商店凭借传统
地道的酱卤肉工艺，煮出了独树一帜的

“大同味道”，不仅成为本地稍有余钱的
居民一饱口福的佳品，更让大同火车站
南来北往的旅客回味无穷、念念不忘。
1978 年，在市食品公司工作的邰爱国任
商店加工部主任，为“同风”的崛起埋下
了关键伏笔。1981 年，注册了“同风”商
标，品牌之路由此开启。1983 年，29 岁
的邰爱国任熟肉商店经理。1984 年，同
风牌午餐肉等 8 种产品分获部优、省优
产品奖，市场认可度节节攀升。随着需
求量与日俱增，店面扩张到了七八家，
职工由最初的 20多人增加到 200多人。

1986 年初春，一场罕见的大雪压塌
了加工厂简陋的厂房，却成了企业蝶变
的契机。邰爱国带领团队抢抓机遇，争
取到技改贷款 76 万元，企业自筹 10 万
元，在废墟上实施了一期技术改造，一
座新的大同市肉制品厂应运而生，邰爱
国任厂长兼总工程师，厂党支部（后为
党总支、党委）书记由郭爱珍兼任，并制
定了党组织监督保障、精神文明建设等
一系列规章制度，为企业凝心聚力、发
展壮大筑牢了组织根基。

上任后邰爱国凭借敢闯敢试的改
革魄力，使出了六个“绝招”，被人们亲
切地称为“绝招厂长”。

第 一 招 ：断“ 奶 ”下“ 海 ”，创 新 体
制。1987 年 1 月正式建厂伊始，邰爱国
和厂领导班子就主动摒弃了多年来实

行的“原料调拨、差价补贴、市内销售、
不负盈亏”的传统经营模式，提出了不
依赖财政给予的原料肉差价补贴，不躺
在国家怀抱里办企业，要在市场竞争中
自立自强的发展理念。在市委、市政府
和有关部门的支持下，该厂被列为大同
市肉制品行业体制改革试点，当年实行
了“价格放开、议购议销、自主经营、自
负盈亏”的全新体制，并争取到经营决
策、产品定价、干部任免、工人选用、工
资分配、技术改造、机构设置“七个自
定”的企业经营自主权，一步到位迈入
市场竞争的浪潮。该厂断“奶”下“海”
之举，比全国肉制品行业全面改革、价
格全部放开整整早了 7 个年头。1987
年产量跃升至 1242.4 吨，产值达 572.6
万 元 ，销 售 收 入 737.2 万 元 ，实 现 利 税
42.4 万 元 ，企 业 固 定 资 产 达 到 191 万
元。1988 年，企业实行承包经营责任
制，又自筹资金 100 万元，实施了二期技
术改造，当年产量 2142 吨，产值 1450 万
元，实现利税 78 万元，熟肉产量占全省
食品系统熟肉总产量的五成之多；利
润、上缴所得税分别为当年承包指标的
3倍和 5.7倍，改革成效立竿见影。

第二招：“脱胎换骨”，再建新厂。
受原厂空间限制，1989 年 11 月市肉制
品厂兼并了位于市郊水泊寺的市食品
公司养鸡场，实施了三期技术改造，在
原养鸡场地盘新建万吨车间、万吨冷
库。仅用了半年时间，万吨新厂拔地而
起。竣工投产之日，应邀来厂参观的省
市 领 导 对 施 工 质 量 、速 度 予 以 称 赞 。
1990 年 产 量 飙 升 至 6251 吨 ，产 值 达
4536 万元，实现利润 130.68 万元，分别
比 1986 年增长 11 倍、24 倍和 28.7 倍，规
模与效益实现跨越式增长。

第三招：“举债经营”，融资技改。
在“攒足了钱再办事”的传统经营观念
下 ，邰 爱 国 的 这 一 决 策 堪 称 颠 覆 性 。
1992 年 9 月 1 日，该厂开全市之先河，
发行企业债券 1000 万元。所筹资金全
部用于四期技改，集中引进德国多台先
进设备，让企业在装备水平上跻身行业
前沿。

第 四 招 ：质 量 立 厂 ，以 信 为 本 。
1987 年 3 月 5 日，原料肉腌制工段因操
作疏忽，造成损失上万元。厂里把这一
天定为“厂耻日”，每年的这一天，企业
都组织全员重温事故教训，干部职工齐
聚食堂，同吃清水煮菜、玉米窝头，以忆
苦思甜的方式，强化职工的质量意识和

“厂兴我荣、厂衰我耻”的主人翁责任
感。他还在新闻媒体上做广告：买同风

产品假一奖十。
第五招：打破“三铁”，激活机制。

从 1988 年起深化人事、劳动、分配三项
制度改革，端掉企业内部“大锅饭”。全
厂打破干部与工人、固定工与临时工的
界限，实行了“平等竞争、好中选优、每
月考核、一年一聘”的车间和科室干部
聘任制、全员劳动合同制以及“岗位投
标、活分活值”的技能工资制和联产、联
销、联效计酬制，让“铁饭碗”“铁工资”

“铁交椅”成为历史。企业新型内部机
制极大地激发出全员干事创业的内生
动力。

第六招：实行军事化管理，锤炼作
风。企业专门聘请部队教官，新进厂职
工一律进入教导队集体就餐、集体住
宿，接受军训、厂规厂纪和法制教育，
考核合格者方可试岗，不合格就被淘
汰；试岗者在 3 个月的试岗期胜任本职
工作者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全厂职
工每年还要分批军训。严谨高效的军
事化管理，锻造了一支纪律严明的“工
业军队”。

1991 年 ，全 厂 产 量 首 次 突 破 1 万
吨，达到 10038 吨，销售收入 7400 万元，
实 现 利 税 301 万 元 ，固 定 资 产 增 值 到
2060 万元，比搬迁技改前分别增长 1.5
倍、1.53 倍、0.85 倍和 3.22 倍，跨入全国
商办工业百强行列。1992 年 11 月，德
国肉类专业代表团来厂参观酱卤车间
时看到了 60 口不锈钢锅，当得知每口锅
可煮半吨肉，年产 7000 吨酱卤制品时，
惊叹“这是世界上最大的酱卤肉生产车
间”。1992 年，产量 13485 吨，产值 1.03
亿元，利润 220 万元，税金 91.5 万元，年
增 长 速 度 分 别 达 95.94% 、92.28% 、
100.98%和 1%；酱卤肉制品连续数年产
销量居国内外之冠。

1993 年 3 月，市肉制品厂更名为大
同同风肉制品厂，成为全市首家“无行
政主管企业”。1994 年，产量 2.66 万吨，
产值 3.27 亿元，销售收入 3.21 亿元，利
税 2419 万元，均比上年大幅增长，人均
劳效 24.2 万元，被列为全国食品工业大
型二类企业，连年雄居全国肉制品行业
前三强。1995 年，“同风”产量 2.85 万
吨，产值 4.02 亿元，销售收入 4.01 亿元，

利 税 2970 万 元 ，分 别 比 上 年 增 长
7.14% 、23.7% 、25.17% 和 22.77% ；生 产

“春都”牌火腿肠系列产品 2.8 万吨，企
业各项指标均创历史最高水平。

该厂遇到困难想改革、发展壮大靠
改革的经验，受到国家有关部门和省委
省政府、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荣誉
与认可接踵而来。1991 年大同市委作
出《关于向市肉制品厂学习的决定》。
1992 年 4 月，省委、省政府发出学习大
同市肉制品厂改革精神的通知；10 月，
该厂获全国食品企业“转换机制，开拓
经营先进企业”称号。1993 年，省政府
向“同风”颁发“三项制度改革先进企
业”锦旗，并确定“同风”为“山西省管理
示范企业”。1996 年，市政府发起“学邯
钢、学山焦、赶同风，强化管理，提高效
益”活动，让“同风经验”成为全市工业
企业的学习范本。同风牌肉制品多次
斩获“山西省名牌产品”“全国用户满意
产品”殊荣，“同风”牌连续被认定为“山
西省著名商标”，成为山西工业的一张
闪亮名片。

在波澜壮阔的改革大潮中，邰爱国
是大同市企业界改革创新的先行者、佼
佼者，是大同市企业家队伍的一面旗
帜。他被选为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获
得“中国食品工业优秀企业家”等奖项，
实至名归。1994 年 11 月他兼任省轻工
总会副会长，1995 年 8 月调任省贸易厅
副厅长，1998 年 5 月任省医药总公司党
委副书记，2000 年 9 月任阳泉市委副书
记，2012 年 5月任阳泉市政协主席。

1996 年，“同风”创产值 3.51 亿元，
实现利税 3305 万元，成为全市地方国有
工业利税大户“状元”。1997 年，在原料
肉涨价、销价下跌、进销项税率增加税
负的不利条件下，“同风”产量 2.86 万
吨，销售收入 3.5 亿元，实现利税 2592 万
元，跻身全市地方工业利税大户行列。

“同风”虽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然而，当年同风人在市场竞争中的改革
胆魄、奋斗足迹和创造的辉煌业绩，为大
同工业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时代篇章！

（《大同工业史》编纂办公室供稿，
欢迎社会各界赐稿，来稿请发至平城书
院邮箱：pcsy22@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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